維根斯坦的數學哲學

維根斯坦對數學的看法：正是那些數學之外的用法和符號的意義，使得符號遊戲進入數學領域。

他認為數學符號是以日常語言中的概念發展而來的，數學公式和定理是作為語言用法的一般規則而存在的；

沒有日常語言的運用以及對語言規則的正確理解，也就沒有數學符號的運用。

但是維根斯坦也承認，數學和日常生活中運用的語言遊戲有所不同。
『數學命題』和『日常語言』具有不同的陳述對象。

哲學家把這兩種的區別歸結為：『分析命題』和『綜合命題』，『必然命題』和『經驗命題』。

對數學哲學中實在論的批判：

『實在論』：把概念的內容當作獨立於具體的感性事物的客觀存在，稱為『實在論』。這種理論推廣到數學領域，『數字』及幾何學中的『點、線、面、體』等抽象概念都可被說成是『客觀存在』的實體。

維根斯坦反對實在論的主要理由：實在論者犯了循環論證的錯誤。實在論者把一個特殊數字當作先於計數和運算過程而客觀存在的觀念。但他們忘了，這個數字的觀念正是通過運算而得到的。比如：他們用25×25 得出 625，然後又用 625 來解釋運算規則的客觀性和普遍性。

也就是說：沒有25×25 的運算規則，他們不能確定 625 的意義；另一方面，沒有625這數字，他們不能解釋25×25運算規則的普遍性。
如果不先經實際運算，實在論者就會面臨這樣問題：為什麼25×25的結果是625而不是624或626？
他們的困難在於，他們不能把25×25的運算規則當作標準，因為這個運算規則的可靠性還需要由理念來證明。

要擺脫循環論證，我們要用運算過程之外的因素，而不世界住運算的結果來說明運算規則的內容和性質。
維根斯坦認識到，『數學真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產生『實在論』的根源之一。比如：計算 25×25＝625。在還為算出結果之前，625就已經不為人知的存在著。也許，我們會得出錯誤的結論，但是25×25＝625 是不依賴我們運算過程而存在的『客觀真理』。

維根斯坦形容這種感覺說：他只是遵循著一條業已存在的路線，並且把如何遵循這條路線當著一個過程來接受；他只知道對他的行動作一種解釋，那就是按照這條路線走下去。不過維根斯坦也同意，執行演算過程是一種遵守規則的行動。但是這規則並不是一條先於人們運用語言能力和實踐而存在，並且能夠指導我們行動的路線。
在討論語言規則問題的時候，維根斯坦已經指出人們總可以從理論上找出對一條規則的不同解釋。而數學運算是一個運用語言，制訂關於語言精確用法的規則、規定對規則的解釋，並在教育、訓練過程中貫徹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人們生活的一部份，是『人類學、社會學』中的事實。

弗萊格認為：邏輯所反映的是『概念世界』，這是一個和『物理世界』與『心理世界』並存的第三個世界。

羅素認為：在個體事物和概念之外，還有『邏輯事物』存在。
總結而言：柏拉圖的『理念』就是羅素所謂的『邏輯事物』，『理念世界』就是弗萊格的『概念世界』。
經驗命題和數學命題的不同引導人們去假設兩者所陳述的對象分屬兩個不同領域：『感性世界的事物』及『精神世界的內容』。柏拉圖的『實在論』就是這種觀點的哲學概括。

柏拉圖肯定在感覺事務所組成的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理念世界』。每一類感性事物都有一個理念作為其本質，每一感性事物由於分享這一本質而獲得其存在。

維根斯坦認為：數學所研究的對象不是已經存在的事物，而是數學家發明出來的觀念。他說：我們最好把『數學發現』稱之為『數學發明』。
『發現』和『發明』的區別：發現是對獨立於人類生活和語言之外的現實事物的揭示、把握或理解；發明是根據人類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創造出來的前所未有的概念和規則。
數學命題不是去陳述脫離人的思想和語言而存在的數學領域中的事物，因為這個領域是人所設立的，離開了人的社會活動和語言活動，也不會有『數學真理』。

對數學哲學中的經驗論的批判：

在哲學使上，實在論的對立面是『唯名論』。

在數學哲學中唯名論的觀點是：數學符號只是個別的、具體的、可感覺的事物的代號，數學公式、定理所表示的不是客觀事物本身，而是人為地從客觀事物中分離、抽象出來的關係和屬性。

『唯名論』之意，像金剛經中所說的：佛說『福德多』，非『福德多』，而是名『福德多』。
『實在論』者則認為，上面所說的『福德多』是真的『福德多』。
經驗主義：反對脫離人們的經驗過程來談論事物的存在，他們把數學概念和命題看做是對感覺內容進行抽象處理而得到的產物。
維根斯坦認為：

實在論者混淆了數學和邏輯，而經驗論者則混淆了數學和實驗。

運算規則的確定和解釋也需要一定的經驗事實為前提。但是，數學規則並不陳述或表達這些條件。具體的說，運算是以正常人的智力和常規訓練為基本條件的，運算過程和結果對於任何經過這種訓練的正常的人都是相同的。因此，維根斯坦說：
我們不說『我們就是這樣做的』而說『運算過程就是這樣。』

經驗主義者認為，運用觀察便可以從經驗事實中抽象出基本的數學命題。維根斯坦舉 2+2＝4 (在桌上先放兩個蘋果，然後再放兩個蘋果。)為例說明。由於觀察者觀察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就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也就是，觀察者可能觀察到現象是 2+2+2=4 而非是 2+2＝4。

維根斯坦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從決定常規和習慣諸因素而不是在經驗之中去尋找數學的基礎。

